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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林輝煌

梅林港的落日情韻 跨國追兇彰顯正義  
中菲合作守護平安

據《菲律賓商報》2025
年12月23日頭版頭條報道：
綁架殺人嫌犯施純芳押送回
國。這則消息令人振奮，經
過長達兩年多的不懈努力，
中國和菲律賓執法部門密切
協作，成功將涉嫌多起針對

中國公民實施綁架、殺人等嚴重罪行的嫌
疑人施純芳抓獲，並於12月22日將其遣返中
國。這一行動，不僅是對犯罪分子的一次
精準打擊，更是國際執法合作、共同維護
地區安全及公民權益的生動範例。

跨越國界的正義追擊
施純芳所涉案件性質極其惡劣，直

接威脅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挑戰法
律與人性的底線。此類跨國暴力犯罪，往
往利用國家間的管理縫隙潛逃藏匿，企圖
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此案的告破傳遞
出一個強有力信號：無論犯罪分子逃至何
方，藏匿多久，只要罪惡發生，追捕的利
劍就不會歸鞘。中菲兩國執法人員歷時兩
年多的「艱苦調查和追捕」，最終通過周
密佈控一舉擒獲嫌疑人，這充分體現了
「除惡務盡」的堅韌意志和「雖遠必究」
的堅定決心。它向所有潛在的犯罪分子表
明，跨國並非法外之地，國際合作的天網
正在越織越密。

構建更緊密的安全夥伴關係
此次成功遣返，遠非一次孤立的行

動，而是中菲兩國執法合作不斷深化、效
能持續提升的縮影。面對網絡博彩、綁架
勒索、人口販賣等日益複雜的跨國犯罪
活動，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單打獨
鬥。唯有攜手合作，共享情報，協調行
動，才能有效遏制犯罪鏈條，剷除犯罪土
壤。中菲兩國一衣帶水，人員往來密切，
深化執法合作對於保障兩國人民的共同安
全、維護雙邊交往的正常秩序具有不可替
代的現實意義。此次合作成果，正是雙方
基於共同安全需求、秉持務實態度所結出
的碩果，為區域執法合作樹立了良好榜
樣。

外交和執法的溫度與力度
保護每一位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與合

法權益，是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從
打擊電信詐騙到營救被綁架人員，從應對
自然災害到處置突發案件，中國政府以民
為本，始終將人民的安危冷暖置於首位。
此次跨國追兇，正是這一宗旨的具體實
踐。它用實際行動回應了受害者的期盼、
社會公眾的關切，彰顯了「外交為民」、
「執法為民」的深刻內涵。這不僅是對已
發生犯罪的補救，更是對未來潛在犯罪的
有力震懾，極大地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
感和對國家力量的信任感。安全是發展的
基石，只有當公民的基本安全得到切實保
障，正常的經貿、旅遊、文化交流才能順
暢進行，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也才能更加
牢固。

攜手應對共同挑戰
當前，全球範圍內非傳統安全威脅

交織疊加，跨國犯罪形式日趨隱蔽化、組
織化、網絡化。中方表態「期待同菲方繼
續加大執法合作」，這指明了未來共同努
力的方向。打擊犯罪，特別是涉及第三國
公民的犯罪，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和責任。中菲雙方可在現有良好基礎上，
進一步健全合作機制，拓展合作領域，提
升聯合行動能力，特別是在情報交流、案
件協查、能力建設等方面深化務實合作。
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打擊犯罪囂張氣
焰，全面清除安全死角，共同營造一個安
定、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環境。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施純芳的遣
返，是正義的勝利，也是合作的凱歌。它
再次證明，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途
上，維護公民安全與社會正義是不可或
缺的一章。期待中菲以及更多國家攜手並
肩，以更緊密的合作、更高效的執法，持
續築牢安全防線，讓和平和發展的陽光普
照每個角落，切實保障每一位在海外奮
鬥、生活的公民都能享有安寧與尊嚴。

（2025年12月23日稿於福建省南安市
柳城街道辦事處）

落日之美，不只是夕
陽的餘暉鋪染海天的璀璨，
還有它牽起的萬千情懷。
落日，是歸人眼中溫柔的
底色，是遊子心底的鄉愁
剪影，也是人們在忙碌一
日後，與時光和解的那份安

寧。
週末的下午，冬日的陽光，慵懶而

溫暖。姐妹們提議要去梅林港看落日，於
是，我們便驅車沿著永寧外線公路前往梅
林港。因為是第一次去，走錯了路，等車
子回頭，開進了梅林港時，那輪橘紅色
的、如圓盤大的夕陽已快貼近了海平面。
一位遊人指著岸邊的一個藍色方框說，那
是觀落日的打卡點，我走到方框前，橘紅
色的夕陽和海面上的漁船正好在方框之
中，如同一幅漁舟唱晚的剪影。天際邊赤
焰色的晚霞從落日處漫開，像是天火燎原
後餘下的溫柔餘燼。落日懸在海平面上，
像一個蛋黃，琥珀色的光暈流淌在粼粼的
波光裡。

看著渾圓的紅日貼近海平面緩緩下
沉，夕陽像火燭燃盡了最後一寸光亮，將
海天、歸帆都罩進一層柔和的光暈裡。

梅林港的落日，是沉靜的，是屬於漁
村的歲月呢喃。白日的忙碌褪去，漁港歸
於安寧，鹹腥的海風拂過斑駁的堤岸，夕
陽的餘暉暈開一片柔和的橘黃，沒有濃墨
重彩的張揚，只將停泊的漁船、歸航的漁
夫、打卡的遊人，都暈染成一幅質樸的剪
影。浪濤輕拍堤岸，似在訴說著漁家的尋
常歲月，這份景象，是人間煙火的悠然，
是歲月靜好的恬淡，是心靈與自然的一場
溫柔相擁。

我站在觀景台上凝望，夕陽的餘暉在
海天之間散盡。忽然想起馬尼拉灣的落日
之美，同為海天之間的黃昏盛景，馬尼拉
灣的落日與梅林港的落日，是跨越山海的
對望，它們以迥異的姿態，叩擊著我的情
思。被譽為世界最壯麗的十大落日景觀之
一，馬尼拉灣的落日，是熱帶海洋獨有的
熱烈與壯闊，是熾熱奔放的火，燃盡了黃
昏的豪情，那景觀，彷彿是大自然親手繪
製的用色澤層層鋪展的油畫。我曾無數次
地站在羅哈斯大道的濱海步道觀賞落日，
那份心境，總是帶著祈盼。

有人說，落日，是漂泊者眼底最柔軟
的鄉愁，於遠赴南洋的華人華僑而言，馬
尼拉灣的落日，是落進華僑異鄉的行囊，
伴著他們走過歲歲年年的奔波。而梅林港
的落日，更像是一首寫給故鄉的田園詩，
沒有漫天烈焰般的雲霞，只有柔和的金輝
暈染天際，霞光將海水浸成琥珀色，歸帆
靜泊在海面，浪濤拍岸的聲響，是歲月最
溫柔的和弦，它的美，是淺吟低唱的寫
意，是藏在粼粼波光裡的溫柔絮語。

馬尼拉灣的落日，是異國的相遇，熱
烈過後，是華燈璀璨裡的踽踽獨行；梅林
港的落日，是故土的相守，沉靜之餘，是
燈火零星裡的歲月安然。於華僑而言，兩
地的落日，一頭繫著異國的風雨，一頭牽
著故土的晴川，它們在暮色裡遙遙相望，
藏著最動人的情思。讓每一位漂泊的人，
都能在落日的餘暉裡，尋得一份鄉心的共
鳴。

落日之美，美在它不僅是一道風景，
更是一份情懷，這份情懷，是刻在骨血裡
的鄉愁，是融入煙火裡的釋然，更是流淌
在歲月裡的溫暖。

鄭亞鴻

我的寫作動因
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

我在德化山區插隊時，我們
大隊有幾位下放幹部，其中
有一位姓徐的是報社編輯。
我經常和他談文學、談農村
的狀況、談國內外形勢。一
次，他看了我為大隊辦的牆

報，說以你的文字功底以及觀察能力，以後
可當作家。我不以為然，對未來還感到茫
然，只是把它當作對我的鼓勵。

後來，我在山美水庫工作，由於遠離
城市、身處偏僻，大部分業餘時間我都用來
看書學習。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先是
寫影評。我是個「電影迷」，看了電影後，
總有一些感受，不吐不快。在《大眾電影》
《電影評介》《泉州晚報》等刊物發表幾十
篇影評文章，獲福建省首屆優秀影評作品
獎。想到我這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可以通
過寫作抒發自己對社會、對人生、對藝術的
見解，增添了我寫作的熱情和信心。後來我
又寫散文、詩歌、小說，在《泉州文學》等
刊物發表，並先後加入了泉州市作家協會、
福建省影評學會，還真成了一名作家。

從參加工作直至退休，我都在水利水
電行業工作，寫作只是業餘愛好。未退休
前，因為要工作，寫的作品不多。退休後，
有了時間，寫的就多。退休十幾年，我已出
版3本個人作品集，並主編了好幾本文史類
書籍，也主編過雜誌報紙。我寫作，不為
名，不為利。有文友勸我申請加入省作家協
會，我不為所動，我這種年紀不追求什麼銜
頭;有的報刊無稿酬，我也照樣堅持投稿。
菲律賓《商報》無稿酬，這幾年我已在該報
發表270多篇文章。也許有人會問，那你寫
作是為什麼呢？我的回答是記錄生活、品味

人生。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只有一次，拚搏一
生，百年之後，帶不走一磚一瓦，帶不走一
絲愛恨情仇。留下的，只有影像和文字。人
生就是一場體驗，其價值在於經歷和感受，
在於體驗的深度和廣度。每個人來到這個世
界，都經歷著各自獨一無二的人生旅程，充
滿了酸甜苦辣、喜恕哀樂，每一種體驗都是
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筆。那麼，將自己一
生經歷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所思所想，
用文字記錄下來，這是對自己一生經歷的回
顧和品味，也不枉來到這個世界一趟。這就
是我寫作的動因。我後來主要寫散文隨筆，
我認為這更能真實的記錄自己的人生。

我堅持寫作，還有一個原因，據說老
年人寫作在心理、認知、社交和生理層面均
有多重益處，是一種有效的養生方式。寫作
需運用想像力、邏輯思維和語言組織能力，
能持續刺激大腦的創造性思維區域和語言中
樞，延緩認知功能衰退。寫作的過程需要構
思、組織語言和回憶信息，可強化記憶力與
注意力，對預防老年癡呆等認知疾病具有積
極意義。寫作是不是真有這些益處，我無考
證過，但有一點，我有親身體會，那就是當
我專心寫作時，便會忘掉煩心事;而當自己
的文章見緒報端時，總會有愉悅之情，因為
自己的付出得到認可。同時通過參與寫作社
群、和文友分享作品，拓展了社交圈子，增
強人際聯繫，減少孤獨感。這種交流有助於
融入社會，保持與時代同步，提升生活參與
感。

應該說，儘管寫作那麼多年，我的寫
作水平還是有限。但我始終把寫作當作一種
興趣愛好，特別在晚年，更是生活的一項樂
趣，記錄生活，品味人生，自得其樂。

(2025年12月22日)

高俊仁

前倨後恭
阿斯麥新舊總裁的改口

全球光刻機霸主阿斯
麥的態度，正發生顛覆性轉
變。日前，阿斯麥新任CEO
克裡斯托夫•傅凱在專訪中
一句「中國的光刻機一定會
趕上西方水平」，令全場靜
默，連向來刁鑽的美國記者

都愣神再三、反覆確認。
要知道，數年前其前任CEO彼得•

溫寧克曾放言——即使把最先進的EUV光
刻機圖紙交給中國，中國也造不出來。這
話曾刺痛無數國人，卻也反映了當時的
現實：一台EUV光刻機包含超過10萬個零
件，核心部件如德國蔡司鏡頭、美國特種
光源等，我們無一能自主供應。它是集全
球頂尖科技於一體的系統性工程，缺了任
一環節都難以實現。

從傲慢斷言到正視現實，阿斯麥的態
度反轉絕非出於善意，而是被中國追趕的
腳步逼出來的。當封鎖與打壓無所不用其
極，中國半導體產業鏈非但沒有停滯，反
而被徹底激活。

中芯國際、上海微電子等企業全力衝
刺，28納米乃至更先進的工藝，正被一步
步攻克。傅凱看得清楚：中國絕不會接受
被卡脖子，堵是堵不住的。

於是，這位新CEO拋出了一個「高
明」的陽謀——與其徹底切斷，不如有控
制地輸出。

簡言之，能生產7納米以下芯片的頂
級EUV光刻機，依舊禁售；但老舊的DUV
光刻機，可以稍微鬆綁。就是要用自己的
存量優勢，延緩你的增量突破，這好比米
其林三星大廚，眼看你家常菜越做越有模
樣，便主動遞來一口淘汰的舊鍋、幾瓶剩
餘的調料——既想賺走你的錢，維持在中
國市場的商業利益；更想讓你滿足於現成
的便利，放緩自研頂級「廚具」的步伐，
以此維持技術依賴，拖慢中國突破的節
奏。

但傅凱還是低估了中國真正的底
氣——我們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
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光刻機是「工
業皇冠上的明珠」，而托起這顆明珠的，
是頂級鋼鐵、特種合金、精密陶瓷等材料
硬實力，是超精密光學鏡頭的研磨鍍膜技
術，是精密運動平台的微米級控制能力，
是超高功率激光器的穩定輸出能力……這
些單獨拎出來，都是龐大而獨立的工業體
系，而中國，手握全套「樂高積木」，甚
至擁有生產這些積木的工廠。

我們眼下的難題，從來不是缺磚少
瓦，而是如何摸索複雜「模型」的設計圖
紙、攻克核心組裝工藝。這條路注定需要
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要經歷漫長的摸索
與驗證，但依托完備的工業體系，加上全
球規模最大的工程師隊伍這一「人才燃料
庫」，攻克光刻機，只是時間問題。

說到底，傅凱的表態並非恭維，而是
在絕對實力和不可逆趨勢面前的現實主義
戰略調整。他的「精準投喂」，恰恰暴露
了對中國徹底實現技術自主的擔憂。而中
國要做的，始終是保持清醒與定力——不
因對手的一句承認而沾沾自喜，更不因一
點蠅頭小利而放緩攀登科技高峰的腳步。

從「給圖紙也造不出」到「一定會追
上來」，這中間的每一步，都是中國科研
人員、工程師與產業工人用汗水與智慧趟
出來的，這才是讓最強對手都心生敬畏的
硬核實力。

從格力自研的高速雙五軸龍門加工中
心斬獲第50屆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獎，實現
高端工業母機從0到1的突破；到華為採用
中芯國際7納米工藝的芯片實現量產，5納
米級工藝處於研發與良率爬坡階段；再到
國產EUV原型機攻克核心光源技術，成功
產生13.5nm極紫外光，正從實驗室突破邁
向商用化量產——相信世界上已沒有人，
包括我們的對手，還會懷疑中國造不出自
己的高端EUV光刻機！

胡濟衛

從《作品》的直播到《人民文學》的打折：
文學期刊的困境與思考

前幾天看見《作品》
雜誌主編王十月在抖音直播
賣刊，日前又看到《人民文
學》推出88折訂刊優惠——
這兩則看似普通的文壇消
息，卻像兩面鏡子，映照出
當代文學期刊在市場化浪潮

中的艱難身影。當文學殿堂的守門人走上短
視頻平台，當權威期刊加入電商促銷行列，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體的求生智慧，更是整
個純文學傳播機制的時代困境。

文學期刊的困境並非新鮮話題，但在
新媒體時代，這種困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
雜性。《作品》的抖音嘗試，本質上是一場
「降維傳播」的無奈之舉。王十月們面對的
不再是那個排隊購買《人民文學》的黃金時
代，而是一個被碎片化閱讀、算法推薦和注
意力經濟重構的傳播環境。文學編輯不得不
從審稿人變身帶貨主播，這既是對傳統文學
尊嚴的某種消解，也是對傳播規律的被迫臣
服。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民文學》的88折

現象。這份曾象徵文學最高殿堂的期刊，
如今需要通過價格槓桿來維持訂數，猶如
一位學術泰斗被迫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
折扣背後，是文學期刊公共性消退與市場
邏輯強化的殘酷現實。當文學價值需要用
折扣來衡量，當閱讀選擇被價格敏感所左
右，我們失去的不僅是期刊的定價自主
權，更是文學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曾經佔據
的中心位置。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文學評價體系的
深刻變遷。布爾迪厄曾言，文學場域遵循
「反經濟的經濟邏輯」，但當下情況恰恰
相反——經濟邏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介
入文學場域。抖音的點贊數、電商的銷售
數據，這些外在於文學本體的指標，正在
悄然重塑文學的價值標準。期刊不僅要與
同行爭有限的讀者，還要與短視頻、遊
戲、社交媒體爭奪更為稀缺的注意力資
源。

然而，困境之中也蘊含著轉機。王十
月的抖音賬號或許能觸達從未接觸純文學
的潛在讀者，《人民文學》的促銷可能讓
經濟不寬裕的文學青年以更低門檻接觸優
秀作品。這種「下沉」在消解傳統文學神
秘感的同時，也可能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
重建文學與公眾的聯結。問題的關鍵不在
於是否採用商業手段，而在於如何在市場
邏輯中保持文學的主體性。

文學的黃昏從未真正降臨，它只是在
不同的歷史時刻變換著存在方式。今天的
文學期刊站在十字路口，一邊是徹底市場
化的誘惑，一邊是孤芳自賞的風險。在這
條艱難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或許是在迎合
與堅守之間找到平衡——讓傳播方式與時
俱進，讓文學精神薪火相傳。當王十月們
在抖音上推薦最新一期刊物時，他們推銷
的不應只是裝訂成冊的紙張，而是一個民
族不曾熄滅的文學之光。


